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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秋
推开九月的窗
云在变轻
思想轻盈的翅膀
把秋天的意象阑珊

秋风从草木民间醒来
吹开了九月的腰肢
秋阳不露声色
悄悄构筑一座金色花园
孩子们骑着车
以风的姿势尽情欢腾

蝉声被风拎起了耳朵
一一关闭聒噪的阀门
虫声细长
不知疲倦
从清晨的门槛
铺至黑夜的大堂

它们想用这把口琴
把九月吹细吹软
像乡愁深处的田埂

从秋风中复活的鸟鸣
站在枝头
又开始谱写一阙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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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杂感
□ 洪 森

又是一年开学季
□ 胡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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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秋天
□ 夏学军

修 水 哨 子
□ 吴应瑜

春呢喃青青

《我的盖世英熊》
本书讲述了生活在大城市的一群小人物

的温暖故事和奋斗历程。北漂青年张光正毕
业后当了四年酒店门童，整日浑浑噩噩，人生
毫无追求，却因为一场恋爱改变了生活轨迹。

张光正喜欢上了对面小区的空姐郑有恩，
为了制造相遇的机会，他加入了郑有恩的妈妈
柳美莉的广场舞队伍，逐渐打破了自己对广场
舞阿姨们的刻板印象，被她们对生活的热爱所
感染，重拾对事业和生活的追求。张光正的执
着与勇气，也改变了独来独往的郑有恩、不敢面
对真心的王牛郎、因害怕失败而放弃考研的陈
精典等人。人生从来不易，张光正和身边的朋
友们都曾心灰意冷，而最终都选择披荆斩棘、全
力以赴……偌大的城市中，一个个平凡的人，
为了成为自己生活里的英雄而不断努力着。

说它是包子，它少了若干条“褶”；说它是汤圆，它又多出
一个“尖蒂”。它就是修水县特有的风味小吃——哨子。

修水哨子，是一种有皮有馅的食品。哨子的 “皮”，一
般是将芋头去皮、煮熟后捣烂，掺入适量的薯粉，揉成面
团。在揉面团时可加入少许油、盐，为哨子皮提个味。然
后，取鸡蛋大小的面团捏成酒盅样，放入馅料，把上端捏拢
成一尖蒂，蒸煮均可。熟后端上桌，亮晶晶的，热气腾腾，
满屋飘香，十分诱人。

修水人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做哨子。如果你上别人家
做客，主人做哨子招待你，就说明你是贵客了。外地人去修水，
如果连哨子都没吃到，那就等于连修水的“气”都未嗅到。

哨子的馅，一般有两类。一类是以剁碎的猪肉、油豆腐、
笋丁、香菇丁，有的还放点干虾子和几粒西茗坑的豆豉，喜欢
重口味的，还可以加点红辣椒干、姜末，炒熟，即成馅，这种馅
做成的哨子称为“肉哨子”。另一类是白芝麻、碎花生米再和
上适量的沙糖，这种馅做成的哨子称为“糖哨子”。

做哨子，除馅的用料搭配外，做工也很讲究。做得好的
哨子，皮薄嫩，馅可口，皮、馅之间有一定的空间，筷子一夹明
显有弹性。如果皮子厚实，且紧裹着馅，里里外外整个一团死
疙瘩，就不好吃了。早年，我曾长时间在乡里(公社)工作，那年
头经常住在大队或生产队，在社员家吃饭。一些聪明能干的
农家巧妇做的哨子，形状、口味俱佳。以后调城里工作，在餐
馆里很难吃到那样好的哨子了。

修水的哨子历史悠久。民间传说，当年在京城，修水籍的
“帝师”万承风，曾向道光皇帝献上修水哨子，获得赞誉。还有
说北宋时期，黄庭坚在京城，曾在家中做哨子款待苏东坡、欧
阳修等文化名人。更有传说在几千年前的夏朝，大禹登上修
水黄龙山查看水情，带领百姓治水。修水百姓用野芋头、野菜
和捕获的兽肉等做成哨子，送给大禹品尝，以表谢意。

修水还有三种与哨子相关的食品，其中有两种名曰“哨
子”而形状不同、不须包馅的“沓哨子”和“汤哨子”，另一种是
形同“哨子”而名不叫“哨子”的“艾米果”。

所谓“沓哨子”，就是将薯粉加水调成较稠的糊状，用不大
不小的火，锅里加点油，以三四十公分的直径，将薯粉糊绕圈
缓缓倒下，薯粉渐熟，锅铲不断地按压（修水话称用手按压为
“沓”），待慢慢成了一寸来厚的“薯粉粑”时起锅，然后将它切
成红烧肉一般大小的方块，用肉丁、香菇丁、辣椒、大蒜一起
炒，顿时，浓浓的香气从厨房直涌向客厅，令人未见“沓哨子”
而先流哈拉子。这种“短平快”的佳肴，适宜临时来客的招待。

“汤哨子”，是把熟芋头加薯粉揉好，搓成小孩玩的“玻璃弹
子”一般大小的丸子，放入肉汤或菜汤里煮熟即可。煮熟的汤哨
子由弹子大小涨成酒饼大小，而且很滑溜，筷子不易夹起，夹起
后放进嘴里还来不及品出味道，就滋溜一下滑到嗓子下面去了。

在草长莺飞的春天，采摘鲜嫩的艾叶，洗净后，加一小撮
食用碱，入锅煮熟煮透，取出捣烂，加糯米粉揉好做成艾米果
的皮。馅，与哨子的馅相似，以甜馅为多，做法与哨子相同。
蒸熟的艾米果，光鲜翠绿，浓浓的艾叶香味，沁人心扉。吃过
上海“青团”的上海知青，也一致认为修水的艾米果“老好
恰”。过去吃艾米果，受季节限制。有了冰箱，可以贮存较多
煮熟捣烂的艾叶，在秋冬季节也可以吃上新鲜的艾米果。

写到这里，修水哨子就算介绍完了。但是多年来，我对哨
子的“哨”字，总认为用得牵强。无论查哪种字典，对于“哨”字
的解释，与修水这种食品都毫无关联，有没有较恰当的一个字
呢？2004年，我曾去上海图书馆查阅关于清末修水乡贤陈宝
箴任湖南巡抚时创办的维新报纸《湘报》（共177期）。之后，又
查看收字量极大的《康熙字典》，在“戌集下食部”的 286个字
中，意外发现一个由左边“食”字、右边“召”字组成的“食召”
字，并注:“音邵（shào），小食也”。我想，“小食”，其义应同于
“小吃”，所谓小吃，不就是我们常见的包子、饺子、烧卖、馄饨、
汤圆之类吗？把“哨子”归于此类，应是合理的。那么，从读音
到字义，“食召”字才应是表达哨子名称的恰当的字。

因老手机没有拍照功能，当时只能将此记在小本子上。之
后，我在网上发现有电子版的《康熙字典》，喜出望外。回修水
后，一次，我散步遇到龚良才同志（曾任县党史办主任，喜作文，
著有《修水史稿》一书），谈及此事，他也认同我的观点。

2005年，县政协计划编写陈寅恪家族史料《义宁陈氏五
杰》一书（内部资料），邀请我担任撰稿。拟定提纲中有以下内
容: 陈小从先生回忆，祖父陈三立，虽长期居住外乡，但一直不
忘家乡的美食，包括“哨子”，小从先生并为此赋诗:“芋艿掺薯
粉，纳馅蒸成团。先祖最嗜此，为是家乡传。”当时在涉及到
“哨”字时，我即采用在《康熙字典》上所查到的“食召”字。
2016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编著的《陈寅恪家族旧事》
一书时，亦是如此（因电脑字库中无此字，两次书稿印刷时，均
由技术人员制作此字）。

上学期间，老师总是告诫我们，文字是记载和交流的工
具，为了正确地指事表意，在造句、作文时，应尽量避免“错别
字”。何谓“错别字”？如果写了与字典不相符的字，称为“错
字”；用了音同而义不同的字，则称为“别字”。如此看来，我们
用“哨”字来命名修水这种风味小吃，应该是个“别字”。

忽然有那么一天，不买西瓜了，也不再往冰箱填塞各种水果
和饮料，而是烧开一壶水，泡上一杯暖胃花茶，往向阳的露台一
坐，看天高云淡目送鸟儿飞。

是啊，秋天到了，不必再躲避骄阳，秋日的阳光淳厚柔
润，照在屋顶和露台上闪闪发光，从槐树叶子的缝隙处，细数
一丝丝遗漏下来的光影，而云絮则从上面缓缓飘移。我特别喜
欢秋天，好多年前，我寄居在乡下奶奶家，常常在秋日里徒步
去上学，路长得仿佛走不完，两旁全是高高的白杨树，风过处
纷纷扬扬的落叶犹如一场黄金雨从天而降，我心里就好像有千
言万语表达不出来，只觉得有一股气在胸中荡来荡去，如果放
到现在，必定要吟哦出些诗句才痛快！

秋天，它的确是一首首美丽的诗，独醉于九月的路口，看
黄叶缀地成花。风景自然是美到极致，信笔涂鸦就是一幅风景
画，晨昏朝暮里演绎诗情画意，温了秋日里那一丝淡淡的清

凉。这样的美景时刻，干点什么好呢？散步，应该是最惬意的
吧。人不要多，也不能太孤单，三两个谈得来的，看风吹过草
地掠起一层层波浪，直起又伏下。傍晚最好，夕阳余晖斜照，
一点点地近山了，鸟儿三三两两急匆匆飞去，湖岸杨柳摇曳生
姿，几处开在秋日的花也正直生命的黄昏，轻捻花瓣，便有了
黛玉葬花的心境。

在这样的光影里，身上流露的气息一定是不俗的，纵然是身
穿粗布衣裤、独钓江边的老翁，在一顶斗笠的掩映下，也有了仙
气，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词：闲云野鹤！更何况湖心岛上那
悠扬的笛声，不见弄笛之人，脑海中也是绝美的身姿，季节的繁华
与清幽，拨动在一孤横笛间，畅谈三生情意。

折一枝枫叶在手，秋意上心头，于秋的明净里，寻找契合的心
灵。期盼能遇到一个人，不需多言，只是相约席地而坐，看落英缤
纷，赏庭前花落如雨，然后回转身，凝眸相送，此一别天涯远。抑
或者，湖畔琴音瑟瑟，与深爱的人将爱恋写满心房，幸福地一同老
去，将凡俗的日子烘焙深锁，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晨昏朝暮，想着光
影里有你相依，便可一生。

历经夏日的繁华一路走到秋，相信在这寻常的时光里，总
有一些温暖不偏不倚直抵心灵，岁月这幅画，便多了几分明亮
的暖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每
个村都有自己的小学。学校规模
不大，一般有几十个学生，设立
复式班，也就是在一个教室里，
有两个或三个年级的学生一起学
习。学校条件简陋，窗户大多用
塑料纸蒙着，课桌是用一条长木
板搁起来充当。小操场面积小，
晴天里，铺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雨天里，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泥操
场。学校就连作息发信号的电铃
都没有，都是就地取材，能发出
声音就行。

我们小学先是用口哨代替铃
声，但口哨容易丢失，仅仅用了一
个多月就废止了。后来，老校长
找到我父亲想办法，当时父亲担
任村里机工辅导员，主要管理抽
水机的修理与维护，身边废弃的
铁料较多。校长说明来意后，父
亲随手给校长一块方方扁扁的铁
板，已经呈现黑色，还间杂红色的铁锈。他又找了
一个小铁锤，当着校长的面，敲着铁板，发出“当当
当”的声音，声音清脆响亮。校长捂着耳朵，咧着
嘴笑了。后来老校长用一根铁丝，将“铁钟”挂在
走廊下的房梁上。之后，学校无论上课、下课，还
是放学，信号干脆明确。

校园的钟声也给村民们带来了方便。比如，
要烧中饭了，等到上午上第二节课的钟声穿越了
整个村庄，村民就停下手中的活，忙着淘米洗菜
了。不久，家家的烟囱里开始升起缕缕炊烟来。
下田干活的，听到“当当当”“当当当”，知道学生中
午放学的时间到了，自己也要洗尽腿上的黑泥，该
收工回家吃饭了。

老师也有忘记的时候，因为学校没有专职打
钟的，全是由老师自己来做。学校为了防止类似
事件发生，每天都安排了值班老师，由值班老师负
责打钟发信号。但学校里的钟表如果停了，值班
老师就无所适从了，只能估摸着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有时一节课时间要长些，有时又短一些。

星期天，小铁锤是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的。
我们溜到学校玩，抬头看到那个奇怪的铁板，居然
闻到了上面带着铁锈的金属味道，心想这样的玩
意怎么能发出声音，我们跳着，甚至人骑着人都够
不到，只能找来树枝去敲打，但发出的声音“笃笃
笃”，根本没有尾巴，很快就省略掉了。又捡砖块
向它投掷，铁块会转动起来，偶尔会发出沉闷的声
音。那些大个子同学有自己的办法，他从家里找
来铁器，不停地敲击，“当当”“当当”“当当当”……
在田里干活的老校长很生气，红着脸发火，明天找
这些猴子，要狠狠批评。

周一早上，我们见到走廊里有很多断裂的树
枝、破碎的砖块散落一地，心就砰砰地跳，生怕老
师找到我们，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就这样在忐忑
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但不管怎样，小学的钟声一直正常地响起，一直
穿过村庄，穿越云层，随着岁月的河流悠悠远去……

校
园
的
钟
声

□
戴
永
瑞

一个漫长的暑假已经过去,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学期。
在这个美好的秋天，我们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来到了熟
悉的校园,开启了新的征程。

校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一种久违的亲切
感。古朴而庄重的教学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光辉。
鸟儿们从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停在不远处的桂花树上，啁啾
着，跳跃着，带着夏的满腔热情，活跃在秋的舞台上，为迎接
孩子们的到来，欣然吟唱。

报到时间到了，校园里又开始沸腾起来了。广播里传
来欢快悦耳的迎新歌声，老师整理好课本，在学校等待着。
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向教学楼拥去。

新生们睁着好奇的眼睛四处打量着，来到一个新的环
境，该怎样跟同学相处？会遇到一个怎样的老师呢？一个
个疑问在脑海中翻腾。不过，这样的想法却总是昙花一

现。对于新生而言，只要看到感兴趣的游戏，下一秒便会
在人群里自由穿梭。老生却不一样，他会跟着家长到班主
任处报到，默默地接受老师的“盘问”。胆子大且作业完成
得不错的学生，则会自信满满地回答，得到老师的一声赞
美后，微笑着一溜烟跑开，到操场上找朋友玩；那些内向胆
小且作业没按时完成的，怯生生地躲在门外或家长背后，
接受老师的婉言告诫，然后在家长的责骂声中，悻悻地回
家补作业去了。

开学季的操场，始终欢乐如潮。孩子，永远是活力的象
征，任凭怎么搁浅，只要有一点星光，便是冒出一团火焰
来。无论何时，校园总会给人呈现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欢
呼雀跃的身影，纯真无邪的笑容，求知若渴的眼睛……哭笑
随性，自然流露。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也能一起感受童年
的快乐了。

“匆匆” 和 “忙碌” 是开学季老师们的专用词。匆
匆收紧外行的脚步，匆匆阔别家中的父母，匆匆来到熟
悉的校园，只为投入到忙碌的工作当中。家访、开会、
报到、培训、备课……还有繁杂琐碎的家务事，桩桩件件
接踵而来，令你应接不暇。教师自踏入那三尺讲台，责任
便如影随形，因为有责任，让孩子们的安全得到保障；因
为有责任，教育之花才会常开不败。春去秋来，细想那栋
送走桃李万千的教学大楼，总有人陪它披星戴月，总有人
在此废寝忘食。那三尺讲台，老师们一站就是一辈子，青
丝染白发，无怨亦无悔。

操场上，红旗招展，看着那一抹红，我好像看到初升的
太阳，看到了胜利的火把，看到了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铺就
的壮丽山河。在和平年代，我们应不忘历史，不忘初心，不
忘来时路，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让红色精
神代代相传。

新学年，新希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一起展望未来。
学习上，我们努力拼搏，奋勇争先，共创佳绩；生活上，我
们彼此关照，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新的学期已为我们徐徐
展开，让我们用奋斗作为底色，去绘就丰富多彩、绚丽辉煌
的人生画卷。

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只是下楼去小区
门口拿个快递，回到家胸前洇湿一小圈，皮
肤上留着一层脆薄的焦灼感。家住老小区
的顶楼，房体经过一下午阳光的暴晒，即便
拉紧窗帘，也能感受到地砖上热乎乎的余
温和空气中翻腾涌动的热浪。

白日里，天空寂寥无云，像是大风过境
将天空擦得澄澈明透，阳光朗照。傍晚，稍
微感到温度降下来一点，便在晚饭后骑车，
去大坝看一场日落。

今天大坝上散步的人倒是很少，日
头已落到了对面的树林上，火球被黑森
森的树海吞进了一半，天际间尽是浓厚
的云层，金红色的阳光把云层照得如琥
珀般透明，再向上光芒被一大片更厚的
云层压住，堵住了去路。像是有一团火
舔舐着它的底部，光线则横向延伸至更
为遥远的边际，颜色也更为活泼明亮
了。江面上万千波纹晃荡，细密起伏。
终于，太阳最后一点轮廓也沉入地球的
边缘。原本以为就此结束，但天空即将
迎来另一场绚烂。

一片盛放的晚霞自西向东，为天空抹
上一层琉璃。沉落的光线被打散，四向散
开，云在江风的拥抱下完成了每一片舒
卷。阳光如同蹦跳的金色音符，将云镀上
了一层极为温暖又极为明媚的颜色，仿若
初升太阳的光芒。正空上的高积云浩瀚壮
阔，像鱼鳞排列般规则整密，也正是在这
层光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惊艳。庄子在

《逍遥游》 中讲道：“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
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
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从大海
中腾飞而起，展开它浩瀚宽敞的翅膀，带
着潮汐般的力量，向着南边的天池极目飞
去。抬头仰望，那垂天般的云朵不正是它
的翅膀吗？

上古神话中的神兽，是古人无穷的想
象力与智慧艺术的结晶。古人食饮人间烟
火，却创造出这样绚烂充满无限想象的艺
术形象。正如那些平稳划在水面上的船
只，与江畔的万家灯火，大桥上迷人的灯
光，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共同流淌进静穆黯
然的江水。它们连接着过去，经过现在，又
驶入未来。

我望着眼前这场日落，想起数年前
还在考研时的一段时光。身边的同学基
本从三月份开始备考，而我在六月份辞
职后匆匆返回老家，在江边租了一个小
单间专心备考。我又是三跨考生，望着
一本本靠墙堆积的专业书，顿时觉得压
力非常大，时常会为自己定的目标是否
过高而怀疑自己，看着同学专业课都比
我考得高时不免感到焦虑。傍晚吃过饭
后，我都会提前爬到四楼背一会书，等
到上晚课前五分钟再下来。

这时我望向窗外，天边一轮红日正平
缓地向水平线沉落，江面波光粼粼，一派
金光璀璨，我不禁放下课本，想休憩片
刻，让风暴了一天的大脑得到些放松的机
会。对岸，一片水草丰茂的绿意，红色的
房屋像是揿在草地上，看上去精致小巧。
视野的开阔一下子使我的心情变得有些明
朗，那不断下沉的落日，我注视着它不断
燃烧而逐步收尽的最后一缕光线。最终在
水天间留下一片绚烂的晚霞。我突然明
白，虽然是日落，但它的声势浩大、壮观
绚烂也在预示着世界的另一头不正将迎来
一场盛大浩瀚的日出吗？生命的意义不在
于坠落灭亡，而在于坠落后依然能够重新
升起。正如史铁生在 《我与地坛》 中写
道：“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
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
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
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我戴上耳机，播放起一首优美的轻
音乐。江风潮湿地吹拂着我的脸庞，头
顶上枫杨翅果如一串串绿色的风铃，轻
轻摇曳。东边的天空受到夕阳残照，晕
染出粉嫣的云朵，微微地靠近着那银盘
般的明月，好似美人扑粉上妆。我心里
受着观赏日落的无尽感动和喜悦，骑行
在回家的路上。


